
【纪念郭慕孙先生】
2012年11月20日凌晨0时55分，令人尊敬的科学前辈和慈祥长者郭慕孙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2岁。先生虽去，但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风范犹存。特收集网络上关于先生的生平、事迹，荟集成集，奉献于此，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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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慕孙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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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学家 1920年6月24日生于湖北汉阳，籍贯广东潮州。1943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当选为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该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早年发现液－固和气－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态化现象，分别命名为“散式”和“聚式”流态化，已成为化学工程术语。后将散式流态化理想化，提出了描述流体和颗粒两相流最简易的“广义流态化”理论，可适用于颗粒物料的受阻沉降、浸取和洗涤、移动床输送等工艺。对气体和颗粒的聚式流态化，于20世纪50年代即指出其接触差、能耗高的缺点，相继研究稀相、快速、浅床等其他流态化方法，逐步形成“无气泡气固接触”理论。上述理论已多次应用于金属提取等资源开发。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年在加拿大获国际流态化成就奖。
（来源：中国科学院网）
郭慕孙先生简历
郭慕孙（1920-2012），广东潮州人，化学工程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4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46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工系获硕士学位。1946年10月至1956年8月在美国碳氢研究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任工程师。1956年10月协助叶渚沛所长筹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流态化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1978年任化冶所负责人、代所长、所长，1986年起为化冶所名誉所长，曾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副组长、冶金学科组成员、国际循环流态化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八十年代组建中国颗粒学会并任首届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7年被聘为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美国弗吉尼亚工业大学访问教授、1989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教授。

郭慕孙先生是我国流态化技术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是国际流态化技术学科领域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在美国纽约碳氢研究公司工作期间获三种美国专利。在国内进行了贫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等工艺及有关设备的开发研究，共获国家专利11项。1989年荣获“国际流态化成就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7年获“美国化工学会流态化奖”。他长期从事化学工程－流态化技术方面的研究，理论上有独创见解并自成体系，《化工冶金中的散式流态化》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无气泡气固接触》 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培养研究生32名；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出版专著七部。在他主持下举办了6次全国流态化学术会议，9次中日流态化学术会议，1次中日美颗粒学学术会议，2次国际流态化会议。2008年由郭慕孙、李洪钟主编《流态化手册》出版。
（来源：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网页）
几何动艺：郭慕孙院士的“寂寞”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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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慕孙再版了自己的著作《几何动艺》。50万字，中英文对照，里面有密密麻麻的方程式，乍一看像数学或物理学专著，其实却是郭老二十多年来发展的一项益智游戏。

1986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郭慕孙开始研究“几何动艺”。

动艺即动态艺术，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几何动艺，郭慕孙则算是开山鼻祖了。用棒、丝形或板、片形材料通过切割、组合形成线条、三角形、矩形、圆形等几何形状，按特定的构形将其组合起来，悬于空中或置于桌上。

郭慕孙的家是几何动艺的王国，有百余件这样的作品，有的看似一串弯月、有的形如一束鸟羽，造型简单又极具美感。置于台上、悬于屋顶或挂于壁上的它们，稍有空气的扰动，如微风穿堂、笑语盈室，甚至有人飘然而过，就会运动变化，或回旋升降、或扑簌颤动，有如纷纷蝶舞、翩翩凤飞，袅袅云蒸，腾腾霞蔚。

郭慕孙为很多作品取了名字。客厅一组人字形的挂件，名为“三人行”。将一块矩形板材切割成若干等宽的狭条，每块狭条又对角切开，制成双倍的三角形。把这些三角形双双组成三个成人字型组件，组件的夹角不同，然后做成挂件。“三人是人群最小的集体，既有群体作用，也不能没有个人带头，同时发挥集体和个人的作用。和谐共处是优化集体和个人作用之本。”郭慕孙说。

 书柜旁挂的一个作品叫“LEADERS”，是近期新作，从一块方形板材上切割下4个L形的组件连接起来，剩下的矩形则作为重锤。L是LEADERS的缩写，勉励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争取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领头羊。

每个作品都是一个工程的缩影

微风一起，作品回旋变换，坐在客厅中欣赏，便有坐看云卷云舒的心境。

“好雅致！好别致！”记者不禁脱口而出。

“是，看到我的作品，大家都会赞一个‘好’，却无下文，有谁会问个为什么？有谁关心这背后的设计思路？”郭慕孙摇摇头说。

郭慕孙是一个知其然便要知其所以然的人。幼年时，郭慕孙的父亲教他做风筝，父亲是工程师，制作风筝不循传统，于是有的风筝能飞，有的不能飞。对风动玩具和设备有兴趣的郭慕孙，不仅做风筝，还做计算，找出风筝能飞与不能飞的原因。

 几何动艺看上去简单，内中却大有乾坤，是艺术灵感、科学分析与精确手艺相结合的产物。多年来积极为郭慕孙的几何动艺做推广工作的作家边东子分析说，几何动艺作品首先要有好的构想，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其次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严密的力学分析；最后还要制作和调试，郭慕孙的几何动艺作品均亲自动手，切、刨、磨、钻一手操办。

 “其实每个几何动艺作品都是一个工程的缩影。”郭慕孙说。

一个动艺作品的诞生，与工程技术开发的“构思—设计—制作”流程并无二样。

 几何动艺的材料极为普通，几块无用的纸板、废弃的铝片，甚至是自行车上用的辐条、牙医用的金属线。郭慕孙说：“我不希望作品的材料要多稀有、多独特，普通最好，这也是工程开发要坚持的原则——经济。”

 此外，郭慕孙还为几何动艺制作定了一些“游戏规则”，譬如没有边角余料，每一个几何动艺基本上都可以复原成未加工时的原状。譬如考虑作品的启动必须是微弱的气流，这需要作品足够灵巧，而且在运动时既要变化，又要保持一定的构形，表现一定的韵律。

 谈及这些约束条件，郭慕孙笑言这也是做工程所需要的，“因为做工程从来都不能想当然，必然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在条件限制下做好工程才见功力”。

 求一同道而不可得

 几何动艺犹如智力体操，正是看到了其在启发智力、训练工程开发思维等方面的功能，郭慕孙便想将之推广开来。

“我不敢说几何动艺能带给青年多大能力，但只要一旦他们能被自己的创作吸引，将不断地给自己创造练习‘构思—设计—制作’的机会，而形成一种习惯。”

然而多年来，真正对几何动艺产生兴趣并实干的人几乎没有，“连一个模仿的作品都没有出现”。郭慕孙常常困惑，一个高中、大一学生拥有的知识储备足以胜任几何动艺的创作，为何鲜有后来者？

边东子说：“究其原因，还是现在手脑并用的人太少了。过去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像郭慕孙、汪德昭、杨承宗，都是能修表、做木工，甚至吹玻璃的能工巧匠，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们当时常常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可用，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再好的创造也只能停在脑子里，纸面上。而现在情况不一样，很多人能动脑，动手能力却不强。一些能工巧匠却又往往缺乏创意。”

除此之外，几何动艺还需要科学与艺术的巧妙结合。郭慕孙曾去某艺术学院作讲座，会后有学生问：“能不能不要数学计算？”

“如果没有计算，几何动艺就没有了灵魂。”郭慕孙说。

让郭慕孙有所期待的是，今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北京市教委等单位的支持下，北京二中吸收了对几何动艺有兴趣的30余名学生，建立了“郭慕孙院士几何动艺实验室”。年逾九旬的郭慕孙为孩子们上了第一课，并邀请他们到家中欣赏几何动艺作品，“希望能有好作品出来！”

采访结束，记者向郭慕孙要求签名赠书。之后，郭老拿出一张名单用蝇头小楷写上赠书时间和对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之前的赠书名录。“出书就是希望能推广几何动艺，我向出版社购买了一部分书，这些都是我赠出去的，可是没有太多的回音。”

说话间，客厅里的几何动艺作品兀自寂寞地旋转着。

郭慕孙的家是几何动艺的王国，有百余件这样的作品。书柜旁挂的一个作品叫“LEADERS”，是近期新作，从一块方形板材上切割下4个L形的组件连接起来，剩下的矩形则作为重锤。L是LEADERS的缩写，勉励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争取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领头羊。

（来源：科学网；原载：科学时报（2011-11-03 B3 文化）作者：李芸；发布时间：2011-11-3）
郭慕孙：在废物中淘金

上个世纪40年代，可口可乐已经开始风靡全世界。1948年，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小伙子应聘进入可口可乐公司，后来他被派到孟买为可乐公司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可口可乐工厂。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年近花甲的他成为中科院院士，而当选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在我国流态化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他的名字叫郭慕孙。

郭慕孙 中科院院士、中国颗粒学会理事长、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1920年出生于湖北汉阳

194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

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工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前后，郭慕孙的父亲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开办了两个化工厂，抵制了当时法国人在上海的垄断，由此看到化工前景的父亲，把第三个儿子郭慕孙送去学化工。

和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一样，大学毕业后的郭慕孙赴美留学。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郭慕孙在空气分离等方面获得了3项专利，而他的一篇关于测定汽水中含二氧化碳方法的论文则得了美国行业协会的奖励。1947年，郭慕孙获得了化工硕士学位。这时他主要从事流态化研究，当年他的毕业论文中的一些试验数据和计算方法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被广泛引用。

1956年8月，已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纽约总部实验室负责人的郭慕孙，与夫人桂慧君一起，带着子女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与他们同船回国的还有化工学家陈家镛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为新中国化工领域的开拓者。

那个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我跟我老伴儿讲，跟洋人一直服务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们就想这个时候要考虑总归要回来，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的，出去的人都是想回来，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来。

在郭慕孙相册里，至今还珍藏着留学期间自己设计的家具，即使用现在的目光来看，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依然很有新意。而制作这些家具的原料，则是最普通的木头和塑料绳。郭慕孙善于把一些不起眼，甚至是废旧的物品变成宝贝，这种习惯甚至还贯穿进他的科研工作。

回国后，郭慕孙回国后参加了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筹建工作，那时他的一项任务是，用流态化方法从大冶含铜铁矿中将铜提出来。当时，要实现这个构想存在着很大困难，因为大冶的铁矿的含铜量极低，甚至不到1%，也就是说要从这样的铁矿中提炼1吨的铜，至少要处理99吨不含铜的废矿。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来做，显然是事半功倍的，这时，郭慕孙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用“稀相”的办法，给矿石加热，加热以后到溶箱里面，它很短时间反应就行了，主要的是加热，热了以后，这个跟含硫的气体，很短时间就可以了。

郭慕孙带领五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同事，从废矿中冶炼出有价值的东西。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郭慕孙使流态化研究体系逐步形成，并且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流态化研究室，而他的一些论著还带动了流态化方面的工业研究。

1958年，这是郭慕孙回国后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他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郭慕孙家里，摆放着自己1994年获得的何梁何力化学进步奖的奖章。当时他把自己所得的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创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奖励在化工冶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

我对生活的要求并不是这么好，这么高，有什么新的东西，非得要有它是怎么样子。我觉得现在我们孩子也大了，也不用我们管，老人也不在了，我们生活蛮好，你多了这笔钱以后是多余的，是没有预料的。那么怎么办，我是在办一个颗粒学会，颗粒学会想给别人用这个钱，继续让它起这个鼓励人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人获得了这个奖励。退休后的郭慕孙依然很忙碌，他现在倾注了很大心血的就是颗粒学会的这本名为《颗粒学》的刊物了。

现在，当你走进郭慕孙的寓所时，你会被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工艺品吸引。在常人眼里废旧的自行车辐条，塑料板，毛衣针经过他的手都变成一件件工艺品，而且每件物品都是经过简单的力学分析和数学模拟，通过严密而精确的计算才能够成型。郭慕孙把自己的这些作品称之为“魔摆”。一些放大后的魔摆被放到了中国科技馆和他的工作单位——中科院过程所里。虽然郭慕孙一直觉得魔摆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无法与科研成果相比，但是在制作魔摆的过程中，依然体现出了他能够从废物中淘金的精神，而这正式贯穿了他整个科研生涯的优秀品质。

（发布时间: 2011-11-24；来源：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官网）

郭慕孙院士为“几何动艺”实验室学员上第一堂课
2011年7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学郭慕孙院士“几何动艺”实验室的15名高一学员和3名老师在中科院天地生科学文化传播中心袁志宁副主任带领下，在郭慕孙院士家里上了实验室正式建立以来第一堂科学与艺术课。

2011年6月13日，郭慕孙院士“几何动艺”实验室颁牌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举行，这是我国以院士命名的实验室第一次在中学落户。 

13日下午，郭院士亲自在家门口迎接学员，他那平易近人的亲和力和对孩子们的诚挚关怀令到场师生深受感动。郭院士向同学们讲述了“几何动艺”基本理念和创作思想，“道”科学思想，“术”科学方法和“验”科学实践。在设计和制作“几何动艺”作品的过程中，同学们要综合运用所学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通过动手实践，脑、眼、手协同一致，把课堂上学到的分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实现自己的构思和创意，完成自己的“几何动艺”作品。郭院士教导同学们要有创新意识，尤其在原始性创新方面给同学们进行了精彩的讲述。同学们近距离地感受了科学大家的风采。参观郭院士房间中吊挂和摆放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几何动艺”原件时，师生们深深地被这一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原创经典艺术奇葩所折服，他们认真聆听郭院士讲述每一件作品的创意、设计和制作过程，与科学家积极互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心灵之旅，是独特的一堂课。这堂课使师生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与中科院的老师一起努力，使“几何动艺”这一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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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慕孙院士向学员讲述“几何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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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慕孙院士及夫人桂慧君先生与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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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参观郭慕孙院士“几何动艺”作品
郭院士和“几何动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交流了实验室的定位和发展问题，设定了在国内开创新学科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总体目标，就编写课堂教案，设计工具及试验台升级，制作工艺，国际交流，实验室模式推广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且就科学教育立项，孵化更多的实验室并推广到其他学校，与国际动艺协会对接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最后，郭慕孙院士向所有师生赠送亲笔签名的“几何动艺”一书并合影留念。

（来源：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网页；发布时间：2011-07-15）
郭慕孙：一个人要有三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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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他毅然放弃了美国方面的优厚待遇和诚挚挽留，千辛万苦回到祖国，成了新中国冶金化工工业的开山人。 
如今在91岁的高龄回首往昔，这位老人丝毫都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他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把二等品交给祖国。”
院士档案
流态化理论与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享誉世界的化学工程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9年获“国际流态化成就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7年获“美国化工学会流态化奖”，同年当选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2008年被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评选为“化学工程百年开创时代”50位杰出化工科学家之一，是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父亲“小灶”补习，年少立志“化学报国
“要做有自主权的事”
“1937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氧气、乙炔、电池和刚刚兴起的电焊、气焊，大开眼界！中国太落后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我去学化工。”
在郭院士家客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许多造型奇特的模型，微风穿窗而过，它们或慢慢旋转或轻轻浮动，看似随时会解体，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它们永远保持着平衡。

“这些是我自己用铝片和金属线做成的‘魔摆’，你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我所研究的流态学，就是让原本是固体的物质流动起来……”郭院士的一句话，使得记者对深奥的“流态学”认识豁然清晰。对郭院士的采访便从这玩具一般的魔摆开始，从这位化工科学家的童年开始——

郭慕孙原籍广东潮州，生在湖北。父亲郭承恩毕业于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是清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回国后在国民政府任过工程师。郭承恩对子女要求严格，希望他们能在学业或是技术上有所建树，并能造福于民。

1933年，郭慕孙升入上海的圣约翰青年会中学读初中。“我那时候的成绩实在不怎么好，尤其是英文。看我不喜欢念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父亲不得不在家给我开小灶，给上初二的我讲英文故事，训练我写作英语命题作文，还帮我补习数学。”

“开小灶”取得了奇效，郭慕孙的学习成绩很快迎头赶上，后来还获得了学校英文写作比赛的两项大奖。

刚入高中不久，上海沦陷，只有城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尚且没有日军进入，形似“孤岛”，保持着暂时的稳定与和平。后来，很多工厂开始逐渐在租界里恢复生产，郭承恩也和两位朋友在“孤岛”中办起了氧气厂、电石厂。

“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氧气、乙炔、电池和刚刚兴起的电焊、气焊技术，觉得很神奇，可以说是大开眼界。”郭院士说，“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根本没有像样的工业和技术。”

“我父亲认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主权，而中国人缺少的正是对自己事情的支配权，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我去学化工。”1939年，郭慕孙顺利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的化学系, 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化工难舍难分的道路……

建印度第一家可乐厂，辗转8年回祖国

“走一步就决定你后半生”

“在美国的事业一帆风顺，那时候回国要承受很多艰辛，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最初的梦想一直驻扎在我心里。”
1945年5月，郭慕孙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化工专业，在导师R·威廉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流态化的研究。两人共同撰写的论文《固体颗粒的流态化》，发表在美国《化工进展》杂志上，这让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忆及此事，郭老的脸上浮现出动人的微笑——“当时流态化还是一个新名词。那篇论文首次发现和区分了流态化的不同过程并列出了大量的实验数据，那是破天荒的。”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篇论文被广泛引用，并被应用在人造石油、冶金、原子能等工业的焙烧、气化、催化反应环节。

1946年10月到1948年1月间，郭慕孙被美国碳氢研究公司聘为工程师，从事煤炭的气化研究。在《美国化工会志》《食品工业》等杂志上，他相继发表了8篇论文，还获得了“含碳固体的气化”等3项专利，一些国际能源巨头和冶炼企业对他的研究成果垂涎三尺。

“研究事业一帆风顺，但最初的梦想一直驻扎在我心里。怎样回到中国去，一直是我苦思冥想的事情。”郭慕孙说。1948年的中国根本无法为他提供工作岗位，但为了寻找机会回国，他接受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聘任——“去中国从事科技工程工作”。

然而不久，可口可乐设在上海的机构就从中国撤出了，刚刚被派驻到中国的郭慕孙只在香港和上海之间打了个来回就被派任印度锡兰区的工程师。在新德里，他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监督建造了印度的第一家可口可乐工厂。

印度的卫生条件很差，郭慕孙染上了黄疸性肝炎。病愈后，他担任了可口可乐公司纽约实验室的负责人，并于1951年获得了美国汽水行业的Chesterman奖。“也就在那一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在美国获得科技学位的华人离境，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回国的想法就这样一直耽搁着。”

1952年5月，郭慕孙又回到了美国的碳氢研究公司，继续进行煤的气化、气体炼铁和低压空气分离等研究。直到1956年，他终于觅得机会，通过印度驻美领事馆带领妻儿回到了祖国。

“那时候回来是很难的，走一步就要决定你的后半生……”回想那段飘摇的经历，郭院士平静的语气中却透着当年归国之路的无尽艰辛，“我们坐的轮船在海上颠簸了整整15天，1956年的8月，我和家人辗转经印度、香港，终于到达了深圳的罗湖海关，我们回家了……”

3毛钱的书没人看，捐10万奖金励后人

“用贫矿撑起中国的脊梁”

“中国物产丰富，但大多是品位较低的贫矿，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要挖掘这些矿石的最大价值，使我们从西方资源垄断大国的包围中解脱出来。”
 6间房、温暖的蜂窝煤、广阔的研究空间、真诚相邀的朋友……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之际，郭慕孙一回国就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的热情邀请,他毅然选择了北京作为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在中科院化冶所，郭慕孙创建了我国的第一个流态化研究室。他亲自讲授流态化课程，培养骨干，指导大学生开展工作。

 “我国的矿产资源中低品位矿和复合矿占很大比例，当时国内的冶炼技术非常粗糙，浪费极大，能耗极高。1958年，我特意出版了一本书叫《流态化技术在冶金中之应用》，想让更多人认识到矿石流态化处理技术的价值。这本呕心沥血写就的书定价只有3毛钱，却没有人重视，无法在行业内推广。”郭院士现在说起来不无遗憾。

 “没人重视，就靠自己去坚持。”郭慕孙不断将他的流态化技术应用于我国不同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我国大冶铁矿的含铜量极低，只有不到1％，从这样的铁矿中提炼1吨铜，要耗费100吨以上的矿石。郭慕孙提出了“稀相换热”的办法，用废气将稀散下落的矿石加热，然后进行硫酸化反应，难题迎刃而解！

 在贵州，他用万山汞矿尾矿焙烧生产汞。在湖北，他将大冶的含铜铁矿进行流态化焙烧提取铜和铁。他还利用鞍山赤铁矿、南京凤凰山赤铁矿、包头白云鄂博矿等难选铁矿磁化焙烧冶炼铁矿，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1959年他应邀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的多项中间实验成果均获国家或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

 文革中，留过洋的郭慕孙没能躲过冲击，他丧失了在一线进行研究的权利，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 说：“我两次被下放工厂，虽然无奈，但从没气馁。不能搞实验，我就转向学科发展，整理过去积累的数据、编写各种备忘录。”

 上世纪70年代，化工冶金研究所恢复了正常工作，郭慕孙与同事继续开展流态化研究。 在他的推动下，我国一大批流态化研究机构先后崛起，科技人员从化冶所原有的十几人发展到全国近千人的队伍。

 1986年10月，在郭慕孙亲自领导下，多相化学反应开放实验室成立。这个实验室在3年之后便取得科研成果11项，发表论文185篇，出版专著5部，培养博士、硕士38人。

 郭慕孙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出差旅途中仍孜孜不倦，及时撰写笔记。他经常到中科院的图书馆查询资料，在过往年代，没有复印机，他全部亲手抄写所需资料。“直到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几十年来我在图书馆记录下来的资料卡片。这些卡片排列起来有1米4长，有8000多张。”

 1994年，郭慕孙获首届“何梁何利化学进步奖”，他把所得的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又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创立了一个基金，用以奖励在颗粒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目前，已经有多人获得了这个奖项。

 89岁仍登讲堂，让学生感动落泪

“每个人要有3颗心”

“我这个年龄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甘为人梯，前两年我还开了8次英语写作班。现在如果年轻人有需要，我还愿意去讲课……”
“这学期要开科技英语写作课！给咱们上课的是郭慕孙院士！”

“不可能，郭院士都89岁高龄了……”

这是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技英语写作讲习班”学员们的对话。到了上课时间，89岁的郭院士真的出现在课堂上，教室里的学生们震惊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许多人眼里竟不由自主地噙满了泪水……

郭院士的课一直讲到了2009年。他说：“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定要甘为人梯，只有帮助年轻人往前冲，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在郭院士家里，记者看到了由他主编的《颗粒学报》和相关投稿。每篇投稿上，都有郭院士密密麻麻修改过的标记，从专有名词到标点符号他都亲自修改。他说：“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拿二等品交给国家和人民，我主编的刊物也决不拿二等品交给读者。”

问及如何能在如此高龄还保持旺盛的科研热情，郭院士说：“一个人要有3颗心，好奇心、进取心、创造心。现在，我要尽可能保住这3颗心。”

 对拿来主义担忧，对崇洋媚外痛心

“中国人需要创造性地工作”

“我这辈子很多工作并不成功，我对不成功的东西更加重视。我对自己有信心，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更要有信心。”
对自己研究的领域，郭院士信心十足，但谈到整个产业的科技创新，他却忧心忡忡。“我们有很多企业并不重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成果，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先进。有些大企业花几十个亿从国外买来的技术其实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技术好。”郭院士说，“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很痛心。”

郭院士认为这种风气不仅在产业界如此，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中国人必须更加自信，必须习惯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住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科研优势。我们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去开辟新路，而要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跑呢？”

“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这里面勤奋，”郭院士用手指了指着自己的头说，“那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院士语录

关于价值观

现在一些年轻人过于自我、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找不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动力源。”

关于创新

“研究工作不是知识的传播而是知识的创造。如果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创造不感兴趣，那就应该改做别的工作。”

关于报国

“改革开放30年来，为国家人民效劳、为自己个人发展的途径很多，远不限于科研。但要进行科研，就不该拿二等品交给国家。”

关于捐赠

“都说我是汶川地震后我们所第一个捐款的人，我不确认是不是第一个，但这不重要，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会这么做的。”

（来源：科学新生活网站；发布时间：2011-8-1；记者 叶馨； 原载：《科学新生活》第637期）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郭慕孙讲话

上传时间：2010-06-08 15:05:03
下列网址有郭慕孙先生为中学生讲话的珍贵镜头。

http://video.baby.sina.com.cn/v/b/33783839-1587411007.html
郭慕孙院士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

2011年11月10日下午，郭慕孙院士受邀来到北京市第二中学，这是自6月份北京二中郭慕孙院士几何动艺实验室成立以来，郭慕孙院士首次走进学校，了解利用实验室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随同郭慕孙院士一同前往的还有其夫人等。
北京二中校长钮小桦对郭慕孙院士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在教学主任常宏的带领下，郭院士一行对二中展开了实地参观，了解了二中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随后在几何动艺实验室里，郭院士和学校几何动艺社团的二十余名师生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观看了孩子们的最新几何动艺作品创意和制作演示，还与大家在几何动艺实验室门前合影留念。

郭慕孙院士对学校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赞赏，他说，学校配备了较齐全的软硬件设施来促进青少年的综合能力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郭院士在点评学生作品演示的时候说，没有想到几何动艺能在二中的学生中间得到如此大的反响，同学们真正开始学会动脑动手、手脑合一地去创造一件作品，同学们更要深深地知道，人的创造力其实是无穷的。

[image: image5.jpg]



参观北京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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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学生们的几何动艺作品设计汇报
（来源：中国科学院网；发布时间：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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